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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要
在
曼
谷
作
近
距
離
遊
覽
，
一
是
去

老
虎
樂
園
，
另
一
是
遊
湄
南
河
。

去
老
虎
樂
園
和
真
老
虎
照
個
相
，
我

三
十
多
年
前
就
試
過
。
那
張
捋
着
大
老

虎
背
的
相
片
，
至
今
還
掛
在
我
的
臥
室

裡
。
那
時
候
才
五
十
出
頭
，
穿
着
短
褲
T

恤
，﹁
英
姿
勃
勃﹂
。
這
一
次
我
這
個
老
頭

由
拍
攝
者
擺
布
，
和
大
老
虎
拍
下
一
張
，
再

和
小
老
虎
拍
兩
張
，
一
張
是
餵
小
老
虎
吃
奶

的
，
另
一
張
是
輕
撫
虎
頭
的
。
即
影
即
有
，

每
張
八
R
照
片
，
只
共
收
四
、
五
十
元
港

幣
。看

老
虎
表
演
，
還
是
老
一
套
。
從
一
張
高

凳
跳
過
另
一
張
高
凳
，
連
跳
火
圈
都
欠
奉
，

想
是
有
點
偷
工
減
料
。

去
年
小
孫
子
和
他
的
父
母
也
同
遊
泰
國
，

同
樣
和
老
虎
合
照
。
小
孫
子
毫
無
畏
懼
，
果
然
有
小
老

虎
精
神
。
他
不
僅
與
小
老
虎
合
照
，
還
騎
上
象
背
拍

照
。
陪
同
的
問
我
要
不
要
也
去
騎
大
象
，
我
怕
爬
上
象

背
的
麻
煩
，
遂
婉
拒
之
。

老
虎
樂
園
在
曼
谷
和
芭
提
雅
的
中
途
，
陪
同
的
問
要

不
要
再
遊
芭
提
雅
。
我
想
已
去
過
多
次
，
現
在
已
不
敢

游
泳
了
，
何
必
多
一
程
旅
途
跋
涉
。

回
程
吃
了
晚
飯
，
便
去
看
一
場
泰
國
特
色
的
人
妖
歌

舞
團
演
出
。
這
一
次
看
的
人
妖
歌
舞
，
直
像
美
國
的
百

老
匯
歌
舞
，
毫
無
特
色
。

翌
日
再
去
遊
湄
南
河
，
看
來
遊
河
這
一
節
目
，
已
經

褪
色
，
並
無
昔
日
的
熱
鬧
。
多
年
前
的
遊
河
，
小
販
船

艇
滿
河
都
是
，
岸
邊
又
可
上
岸
購
買
紀
念
品
。
現
在
的

湄
南
河
，
只
有
數
艘
售
賣
水
果
的
小
艇
，
遊
客
寥
寥
。

大
概
是
曼
谷
經
歷
多
月
的
動
亂
，
遊
客
卻
步
，
至
今
沒

有
恢
復
吧
。

在
曼
谷
還
遊
了
一
個
據
說
是
東
南
亞
最
大
的
商
場
，

佔
地
達
五
十
萬
平
方
米
，
叫SIA

M
PO
R
A
G
O
N

。
該

商
場
最
特
別
的
地
方
，
是
地
下
全
層
都
作
為
大
牌
檔
食

肆
，
逾
百
家
的
小
吃
店
坐
滿
顧
客
，
更
包
括
一
個
在
香

港
未
見
過
的
超
大
超
市
。
一
般
香
港
百
貨
大
廈
，
地
下

一
層
都
賣
的
是
超
貴
的
化
妝
品
，
沒
有
像
這
一
家
這

樣
。
我
們
便
在
這
個
超
大
的
大
牌
檔
，
吃
了
一
頓
美
美

的
午
餐
。

漫遊曼谷

克
朗
凱
特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出
生
於
密
蘇
里
州
的

聖
約
瑟
夫
市
︵St.Joseph

︶
。

他
年
幼
的
時
候
，
便
具
有
倔
強
的
性
格
。

他
在
回
憶
錄
曾
寫
到
他
轉
學
到
一
家
小
學
的
經

歷
，
可
見
一
斑
︱
︱

﹁
2
乘
以
2
等
於
幾
？﹂

﹁
4﹂
。
這
個
剛
剛
轉
學
來
的
孩
子
第
一
次
舉
手
回

答
。﹁

不
對
。
應
該
答
什
麽
？﹂

﹁
4﹂
。
他
肯
定
自
己
是
對
的
。

﹁
過
來
站
在
全
班
同
學
面
前
，
想
想
正
確
答
案
。﹂

女
教
師
說
。

他
就
站
在
那
裡
，
穿
着
母
親
為
他
準
備
的
最
好
的
衣

服
，
面
對
着
還
沒
有
認
識
的
正
在
竊
笑
的
同
學
們
。
試

圖
忍
住
淚
水
。

下
課
鈴
聲
響
了
，
教
師
問
：﹁
現
在
，
你
想
出
答
案

來
了
嗎
？﹂

他
承
認
沒
有
。

她
啓
發
他
：﹁
應
該
這
樣
回
答
：﹃
4﹄
，
夫
人
。﹂

克
朗
凱
特
在
七○

年
之
後
寫
道
：﹁
直
到
後
來
，
這
種
特
性
才

在
我
身
上
强
烈
地
顯
露
出
來
：
我
厭
惡
哪
怕
是
最
輕
微
的
兵
營
式

一
律
化
或
集
體
服
從
的
暗
示
…
…
我
一
直
在
想
，
是
否
是
這
種
獨

立
的
迫
切
性
促
使
許
多
人
選
擇
了
新
聞
業
這
一
行
。﹂

至
於
克
朗
凱
特
最
早
獲
得
關
注
，
是
他
主
持
大
眾
化
歷
史
節
目

︽
你
就
在
那
兒
︾
。

每
周
哥
倫
比
亞
電
視
節
目
中
，
由
克
朗
凱
特
牽
頭
報
道
一
個
重

大
的
歷
史
事
件
：
尼
克
松
之
死
、
購
買
路
易
安
娜
事
件
、
伽
利
略

審
判
等
等
。

記
者
們
會﹁
採
訪﹂
正
在
診
治
病
人
的
弗
洛
伊
德
，
或
者
報
道

走
向
刑
柱
的
聖
女
貞
德
︵
她
被
羅
馬
教
皇
視
為
異
端
，
她
堅
決
不

認
罪
，
英
國
人
把
她
視
為﹁
巫
婆﹂
，
判
以
極
刑
，
被
綁
上
刑

柱
，
活
活
被
燒
死
︶
。

每
一
次﹁
採
訪﹂
都
有
相
同
的
結
尾
，
一
個
來
自
克
朗
凱
特
、

大
家
很
快
就
習
以
為
常
的
尾
聲
：﹁
這
是
怎
樣
的
一
天
啊
？
這
一

天
和
所
有
的
日
子
一
樣
，
充
斥
着
改
變
和
照
亮
我
們
時
代
的
那
些

事
件
。
而
你
就
在
那
兒
。﹂

令
他
聲
名
大
噪
的
，
是
一
次
關
於
美
國
建
國
二
百
周
年
的
播
報
。

面
前
擺
好
了
著
名
作
家
為
盛
大
開
幕
式
寫
好
的
題
詞
。

可
是
隨
着
紅
燈
的
亮
起
，
這
一
天
的
氣
氛
感
染
了
他
，
他
沒
有

念﹁
早
晨
好
，
這
裡
是
哥
倫
比
亞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

他
隨
口
說
出
的
是﹁
起
來
吧
，
起
來
吧
，
今
天
是
你
的
生
日
。﹂

因
為
他
擅
自
改
編
預
先
寫
好
的
廣
播
詞
，
製
片
人
差
點
暈
過

去
。可

是
那
些
還
在
自
己
臥
室
裡
睡
眼
惺
忪
的
人
聽
了
這
句
開
場

白
，
都
開
懷
大
笑
，
然
後
去
叼
自
己
的
牙
刷
，
繼
續
聽
廣
播
。

據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一
項
民
意
調
查
，
克
朗
凱
特
被
認
為
是﹁
全

美
最
受
信
任
的
人﹂
，
超
過
了
美
國
總
統
和
副
總
統
、
美
國
參
議

院
和
眾
議
院
議
員
、
民
主
黨
總
統
候
選
人
和
所
有
的
其
他
記
者
。

在
美
國
那
些
憤
怒
和
分
歧
的
火
熱
年
代
，
美
國
人
對
油
腔
滑
調

的
政
客
、
極
端
狂
熱
自
由
分
子
感
到
厭
煩
和
失
去
信
心
，
但
他
們

堅
信
，
克
朗
凱
特
絕
不
會
欺
騙
他
們
。

一
九
八○

年
，
一
項
針
對
家
庭
主
婦
的
調
查
顯
示
，
克
朗
凱
特

是
最
值
得
信
賴
的
公
眾
人
物
︱
︱
獲
得
了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選
票
，

教
皇
排
在
第
二
位
，
得
票
率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

克
朗
凱
特
在
他
聲
名
最
隆
的
時
候
，
毅
然
宣
佈
退
休
。
︽
新
共

和
國
︾
︵T

he
N
ew
R
epublic

︶
雜
誌
的
一
個
評
論
員
寫
道
，
這

就﹁
像
把
喬
治
．
華
盛
頓
的
頭
像
從
一
美
元
的
鈔
票
上
撤
下

來﹂
。

（
《
克
朗
凱
特
的
一
生
》
之
三
，
完
）

國人的新偶像

發
現
身
邊
父
母
常
猶
豫
應
否
帶
孩
子
去
看
中

醫
，
西
藥
的
副
作
用
路
人
皆
知
，
但
不
服
用
西

藥
，
又
有
何
選
擇
？
在
香
港
社
會
，
普
遍
人
大

多
會
先
想
到
向
中
醫
求
助
。

尤
其
是
初
生
的
嬰
兒
，
我
兒
一
個
月
時
已
吃

中
藥
清
針
毒
反
應
，
很
多
人
都
感
到
匪
夷
所
思
，
太

太
的
同
事
甚
至
覺
得
是
危
險
之
舉
。﹁
初
生
嬰
兒
可

以
吃
中
藥
嗎
？﹂
太
太
還
未
開
始
解
釋
，
幸
好
已
有

另
一
同
事
幫
忙
回
答
：﹁
一
個
月
的
寶
寶
也
是
一
個

人
吧
！
為
什
麼
人
不
能
吃
中
藥
？﹂
歸
根
究
底
，
大

家
其
實
都
盲
從
西
醫
的﹁
專
業﹂
，
一
出
世
便
接
受

可
以
打
針
，
讓
不
經
消
化
系
統
過
濾
的
人
工
合
成
藥

物
直
接
進
入
嬰
兒
的
血
內
，
但
由
草
藥
製
成
的
藥
物

則
不
能
入
口
，
心
底
裡
總
是
認
為
中
藥
安
全
系
數
不

高
，
沒
有
保
證
。

孕
婦
亦
然
。
很
多
人
會
找
中
醫
安
胎
，
但
也
有
不

少
人
覺
得
懷
有
身
孕
不
能
吃
中
藥
。
我
們
的
中
醫
曾

打
趣
說
：
在
胎
中
吃
過
中
藥
，
出
世
後
便
不
怕
苦
口

良
藥
。
其
實
只
要
是
找
到
好
中
醫
，
用
傳
統
經
方
安

胎
，
而
且
早
有
二
千
多
年
歷
史
，
由
藥
廠
自
吹
自
擂

的﹁
安
全
驗
證﹂
真
的
可
以
比
擬
？

看
到
網
上
有
不
少
家
長
詆
毁
中
醫
，
例
如
有
中
醫

調
理
一
陣
子
後
，
孩
子
的
病
情
嚴
重
了
，
醫
師
說
是
排
毒
，
家

長
說
排
毒
也
不
會
排
一
個
月
吧
？
便
破
口
大
罵
人
家
是
神
棍
。

其
實
小
孩
由
在
母
體
至
出
世
後
，
經
歷
種
種
西
藥
、
寒
氣
和
疫

苗
的
摧
殘
，
加
上
因
為
腸
胃
或
內
分
泌
不
好
而
積
下
的
毒
素
，

要
排
上
一
個
月
還
有
，
本
來
就
非
甚
麼
稀
奇
異
聞
。

另
一
家
長
稱
醫
師
說
感
冒
要
悉
數
清
除
，
清
除
不
了
變
成
癌

症
，
她
也
覺
得
很
無
稽
︱
︱
我
的
即
時
反
應
是
：
可
否
介
紹
她

正
在
看
的
中
醫
，
他
應
該
有
一
定
功
力
水
平
！
其
實
只
要
在
網

上
找﹁
感
冒
到
癌
症
只
要
九
步﹂
便
知
道
，
任
何
外
邪
排
不

出
，
一
旦
身
體
免
疫
力
下
降
的
時
候
，
便
會
於
身
體
最
衰
弱
之

處
病
變
。
連
西
醫
也
承
認
身
體
何
時
也
會
有
少
量
癌
細
胞
，
那

位
中
醫
的
結
論
其
實
絕
對
正
確
，
卻
被
冠
以﹁
不
專
業﹂
之

名
，
連
把
中
國
二
千
年
文
明
也
打
進
地
獄
。

其
實
中
、
西
醫
也
不
是
完
全
對
立
，
只
是
太
多
人
把
西
醫
的

價
值
置
於
中
醫
之
上
。
其
實
兩
者
對
人
體
某
些
運
作
是
有
相
同

看
法
，
例
如
西
醫
認
為
黑
芝
麻
含
鈣
高
，
多
吃
會
對
骨
骼
好
。

中
醫
則
說
黑
色
食
物
歸
腎
，
腎
主
骨
，
黑
芝
麻
也
是
對
骨
骼

好
。不

過
信
不
信
中
醫
也
好
，
少
吃
西
藥
肯
定
病
痛
遠
離
。
有
朋

友
認
真
地
說
，
她
認
識
一
些
低
下
階
層
的
小
孩
，
因
為
沒
錢
看

醫
生
，
結
果
入
小
學
後
，
生
病
機
率
較
常
常
吃
藥
和
抗
生
素
的

小
孩
還
少
。
此
所
以
病
向﹁
錢﹂
中
醫
，
有
時
候
真
的
不
是
定

理
。 信不信中醫？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周
永
恆
，
丟
盡
娛
樂
圈
的
臉
，
天
下
男
人
之

恥
。他

自
踩
是
人
渣
，
十
分
貼
切
。

他
犯
過
藏
毒
、
毀
壞
公
物
刑
事
罪
，
趙
頌
茹
對

他
仍
不
離
不
棄
，
跟
他
結
婚
，
三
年
生
了
兩
個
女

兒
。
至
今
結
婚
才
四
年
，
周
永
恆
已
鬧
婚
外
情
，
小
三

是
他
模
特
兒
公
司
的
拍
檔R

uby

，
藉
着
工
作
關
係
，
經

常
參
與
周
永
恆
的
家
庭
活
動
，
兩
人
瞞
着
趙
頌
茹
出

軌
，
更
疑
曾
拍
下
淫
照
放
上
網
，
周
永
恆
更
承
認
曾
無

恥
地
要
求
趙
頌
茹
參
加
集
體
性
愛
，
趙
頌
茹
啞
忍
，
直

至
周
永
恆
出
手
家
暴
，
以
致
她
下
巴
受
傷
送
院
縫
了
兩

針
。趙

頌
茹
決
定
離
婚
，
並
大
爆
四
年
婚
姻
的
心
酸
。
周

永
恆
嚴
禁
她
工
作
，
卻
又
刻
薄
不
給
足
家
用
，
難
為
巧

婦
，
買
了
奶
粉
，
不
夠
買
尿
片
。
周
永
恆
又
經
常
為
雞

毛
蒜
皮
小
事
大
發
脾
氣
，
責
駡
趙
頌
茹
。
家
暴
後
非
但

沒
有
飛
甩
小
三
，
反
繼
續
與
她
鬼
混
，
完
全
辜
負
趙
頌

茹
為
他
付
出
的
十
一
年
寶
貴
青
春
。

周
永
恆
徹
底
地
證
明
浪
子
未
必
會
回
頭
，
反
而
會
變

本
加
厲
，
無
可
救
藥
。

他
走
運
，
性
格
一
無
可
取
，
事
業
無
成
，
身
無
長

物
，
作
為﹁
三
無﹂
男
，
竟
娶
得
賢
妻
趙
頌
茹
，
為
他
生
女
，
知

慳
識
儉
，
持
家
有
道
，
人
前
給
足
他
面
子
，
塑
造
他
是
個
好
丈
夫

的
形
象
，
卻
受
盡
委
屈
，
更
被
背
叛
。
非
常
同
情
她
的
遭
遇
。

很
多
母
性
重
的
女
性
，
對
於
壞
男
人
特
別
包
容
，
認
為
憑
着
愛

可
以
改
變
對
方
，
對
方
會
感
恩
而
為
她
改
邪
歸
正
，
完
全
忘
記
一

句
老
話
：
江
山
易
改
，
本
性
難
移
。
別
高
估
自
己
的
能
力
。
在
拍

拖
初
期
，
浪
子
會
感
激
那
份
社
工
式
的
關
懷
，
改
掉
一
些
壞
習

慣
，
做
錯
事
會
歉
疚
求
原
諒
，
偏
偏
天
生
犯
賤
，
日
子
久
了
，
浪

子
覺
得
一
切
理
所
應
當
，
開
始
露
出
原
本
面
目
。

趙
頌
茹
的
個
案
再
次
提
醒
各
位
，
無
論
任
何
原
因
，
就
算
是
閨

蜜
，
也
不
要
讓
一
個
女
性
參
與
太
多
家
庭
活
動
，
尤
其
是
年
輕
貌

美
的
女
性
，
那
是
把
一
個
婚
姻
的
計
時
炸
彈
放
在
身
邊
，
製
造
丈

夫
出
軌
的
機
會
。
奇
怪
的
是
，
人
夫
要
人
沒
人
、
要
品
沒
品
、
要

錢
沒
錢
、
要
才
沒
才
的
人
渣
，
竟
有
小
三
肯
送
上
門
，
算
不
算
是

人
渣
中
的
人
渣
？

周永恆：男人之恥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妒
忌
心
，
到
底
有
多
可
怕
？

最
近
在
讀
日
本
著
名
女
作
家
山
崎
豐
子
的
名

作
︽
白
色
巨
塔
︾
，
故
事
的
衝
突
，
基
本
上
由

妒
忌
心
而
起
：
將
要
退
下
來
的
醫
院
教
授
，
眼

見
自
己
培
養
的
接
班
人
愈
來
愈
意
氣
風
發
，
對

自
己
陽
奉
陰
違
，
內
心
逐
漸
萌
起
嫉
妒
之
意
，
於
是

運
用
手
段
，
決
心
要
將
這
位
徒
弟
拖
下
馬
，
但
這
位

聰
明
而
又
自
負
的
年
輕
醫
生
，
又
怎
會
任
由
教
授
為

所
欲
為
？
於
是
，
他
亦
開
始
拉
攏
各
方
的
勢
力
，
與

教
授
在
醫
院
內
掀
起
一
幕
又
一
幕
的
政
治
鬥
爭
！

小
說
一
開
始
就
吸
引
天
命
的
，
是
作
者
對
那
位
年

輕
醫
生
的
角
色
塑
造
：
自
幼
喪
父
的
他
由
母
親
獨
力

養
大
，
度
過
了
艱
苦
窮
困
的
童
年
及
少
年
時
代
，
後

來
成
為
醫
生
後
，
更
決
心
與
富
有
的
女
友
結
婚
，
不

惜
入
贅
對
方
的
家
庭
，
藉
以
擺
脫
貧
窮
，
但
卻
從
沒

有
將
那
位
把
自
己
辛
苦
養
大
的
母
親
忘
記
！
也
因
如

此
，
他
必
須
成
為
醫
院
的
教
授
，
如
此
才
能
夠
令
人

生
重
整
，
令
母
親
過
更
好
的
日
子
︱
︱
一
種
由
自
卑

到
自
大
、
絕
不
可
以
失
敗
的
可
怕
心
態
！

也
是
這
種
心
態
，
令
他
在
升
上
教
授
的
位
置
前
，
就
禁
不
住

沾
沾
自
喜
，
得
意
洋
洋
，
犯
了﹁
滿
招
損﹂
這
種
連
小
孩
也
懂

得
的
禁
忌
，
惹
來
自
己
師
父
的
嫉
妒
，
換
得
慘
淡
收
場
！
其

實
，
天
命
邊
看
這
部
作
品
，
邊
覺
得
這
位
年
輕
的
醫
生
，
八
字

必
定
帶
有
極
重
的﹁
傷
官
星﹂
特
性
：
才
華
洋
溢
，
但
又
不
甘

屈
於
人
下
！

現
實
中
，
但
凡
命
格
為﹁
傷
官﹂
的
朋
友
，
往
往
也
容
易
與

上
司
有
衝
突
，
就
算
八
字
中
沒
有
這
星
，
但
當
運
勢
進
入﹁
傷

官﹂
運
的
周
期
之
時
，
人
生
也
較
易
出
現
轉
工
的
情
況
。
以

︽
白
色
巨
塔
︾
的
年
輕
教
授
為
例
，
他
的
遭
遇
更
極
有
可
能
是

本
身
命
格
為﹁
傷
官
星﹂
的
他
，
同
時
遇
上﹁
傷
官﹂
運
的
周

期
，
終
導
致
他
與
上
司
的
關
係
變
得
白
熱
化
！

其
實
不
少
八
字
為﹁
傷
官
星﹂
的
朋
友
，
也
傾
向
從
事
一
些

自
由
的
職
業
，
一
來
由
於
那
種
喜
歡
表
現
自
己
、
不
甘
受
束
縛

的
性
格
所
致
；
二
來
也
因
為
擁
有
這
種
命
格
的
朋
友
，
也
確
實

特
別
有
寫
作
及
藝
術
的
才
華
，
自
然
容
易
走
上
獨
自
發
展
的
藝

術
之
路
。
似
乎
在
冥
冥
之
中
，
一
切
已
經
早
有
安
排
！

自負的代價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困難時期，過中秋節有月餅吃是幸福的，如
今，過節能有個「兔子王」是很難得的。說到
「兔子王」，有些人可能會比較陌生，但是，在
濟南、北京一帶，很多人都熟知，它是中秋節期
間祭拜用的泥塑玩具，也是我童年裡的美好回
憶。
「兔子王」的故事，我不止一次的給別人講起
過，每次都饒有興趣。傳說古時候，濟南的泉水
中湧出一些臭泥巴湯，很多人染上了怪病，十分
痛苦。城裡住着一個叫任漢的少年，趁着八月十
五中秋節，他混入廣寒宮，盜取藥餅後，在月中
玉兔的幫助下才回到人間。那個時候，濟南有
「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美譽，回到濟南後，
任漢將藥餅一一塞進七十二泉裡，藥餅溶化在泉
水裡，人們喝了泉水後病體得到痊癒。「玉兔下
凡救人」的事情一時傳開，為了紀念任漢、感念
玉兔，人們將點心做成藥餅的樣子供奉泥塑兔子
神，藥餅稱為「月餅」，兔子神稱為「兔子
王」。玉兔在月宮中司職搗藥，所以「兔子王」
象徵健康和平安。
從此，「兔子王」和濟南人結下不解之緣。每
年中秋節，人們置辦節日用品的時候，都少不了
老三樣：「月餅、鮮貨簍子、兔子王。」舊時，
濟南人把水果一類鮮果稱為鮮貨，用枝條編織的
小筐簍稱為鮮貨簍，以盛裝水果。人們家中設供
祭月的時候，都會擺上兔子王，祭拜完畢，兔子
王便成為孩子們手裡的玩具。正如《濟南大觀》
（1934年）中記載，「中秋十五日夜，設月餅、
瓜果及泥製兔王以祭月，家人集月下飲酒賞
月。」
記憶中，爺爺家裡有好幾個「兔子王」的泥塑
玩具，擺在書櫥的最上面一層，我常常是搬個小
板凳去夠，大人怕我摔着，只好滿足我，拿下來

讓我在床上擺弄。兔子王長相可愛，我愛不釋
手，後來，被我帶回自己家兩個，成為了我的寶
貝。和同伴玩耍的時候，我常拿出「兔子王」來
炫耀，惹得他們一陣眼饞，忘記什麼時候了，玩
的時候給弄丟一個，為此我傷心了好一陣子。另
一個「兔子王」陪伴我好幾年，每每睡覺的時
候，我都把它放在枕頭上，它陪着我度過無數個
無眠的夜晚。到了上學後，我對「兔子王」沒有
了興趣，不知丟棄到哪兒了，後來想起來，翻箱
倒櫃卻再也沒有找到，像是一個永遠的謎。但
是，「兔子王」的鮮活模樣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
海裡，小三瓣嘴，抹着紅油，身披紅袍，插着旗
子，很是神氣。
老舍先生在小說《四世同堂》中這樣描繪過

「兔子王」的樣子，「臉蛋上沒有胭脂，而只在
小三瓣嘴上畫了一條細線，紅的，上了油，兩個
細長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點淺紅；這樣，小兔的
臉上就帶出一種英俊的樣子，倒好像是兔兒中的
黃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紅的袍，從腰以下
是翠綠的葉與粉紅的花，每一塊葉子與花瓣都精
心地染上鮮明而勻調的彩色，使綠葉紅花都閃閃
欲動。」有意思的是，有些「兔子王」耳朵還能
動，身上有一根拉動的線繩，輕輕一拉，他便揮
動手臂作出搗藥狀，憨態可掬，頑皮可心。
小小兔子王，為生活平添無盡的樂趣，也使兒
時的我產生諸多奇思妙想，比如，兔子王來自月
宮，它有很大的魔力，對着它許個願，是否都能
心想事成呢？我甚至天真地想到，兔子王能搗藥
救人，奶奶患病長年臥床，它能否治好奶奶的
病？
長大後，「兔子王」成為昨日風景，特別是爺
爺病逝後，每年中秋節都過得比較冷清，祭月的
儀式自然而然的省略掉，兔子王也淡出我的視

野，天上的那輪圓月似乎也變得孤單起來。直到
後來，跟着大人去鄉下趕大集，集市上有個民俗
老藝人的攤子前圍滿了人，鑽進去一看，原來是
賣泥塑玩具的，我一眼望見了「兔子王」，長耳
朵、白面龐、紅嘴唇，雖然做工有些粗糙，油彩
畫得也不是那麼精細，但我依然十分傾心，買了
兩個回去。意外的邂逅，喚醒了我一段塵封的記
憶，也牽扯出一縷縷纏綿而溫暖的情絲——對故
人的思念，對童年的懷戀。
後來，我從民俗學者任寶禎先生的書中了解

到「兔子王」在民間的傳承歷史。當年，濟南做
「兔子王」的有解家、米家、張家、周家等30多
家，張家的張延福是解家第二代傳人解春富的女
婿。張延福是泥瓦匠出身，沒有活的時候，他製
作泥巴娃娃出售。他住在山水溝街上的幾間破舊
房子裡，房外的一塊不大平地便是他的製作工
場。據說，他保存下來的兔子王和其他泥塑玩具
模子有幾百種，三個床底下塞得滿滿的。令人遺
憾的是，「文革」的時候，這些模具被全部倒進
井裡，他徹底傷心，從此再也不做兔子王了。兔
子王「開臉」開得最好的當屬米家，「文革」後
堅持做兔子王的只有周家，周氏兔子王也因此成
為老濟南傳統兔子王的「獨苗」。
據張延福的發小李保和說，張延福做「兔子

王」的程序是這樣的：先捏出圓錐，俗稱「子
兒」。待「子兒」乾透再翻出模子。模子前後兩
片，用兩片模子磕出泥坯，名叫「貨」。因為泥
巴做的東西，乾了以後縮小，所以成品「模子」
比「子兒」略小，「貨」又比「模子」略小。
「貨」磕出來以後，趁着潮濕加做耳朵、頭飾、
手、鼻等附件，晾乾後塗上又細又勻的白粉子。
粉子乾後，細心擦光。用彩筆着色。這些工序
中，面部的描繪最為重要，俗稱「開臉」。開好
臉，作品特別提神。一切做好後，再用彩紙或彩
布做旗與翎，一尊「兔子王」便算做成了。張延
福做的「兔子王」俊秀中含威武，端莊中有稚
氣，活潑生動，惹人喜愛。

現在，「兔子王」再度現身，芙蓉街的一家店
舖裡，能夠買到各式玲瓏的兔子王，店主叫楊
峰。他從小在濟南生活，聽說過「兔子王」的傳
說，後來搜集民間工藝書籍找到相關描述，踏上
製作「兔子王」的藝術道路。北京的兔爺兒坐騎
有老虎、大象等，而他設計出來的「兔子王」頗
具濟南特色：身披金盔金甲、外着錦袍、背插護
背旗，持玉杵攜金缽，端坐於祥雲之上，祥雲下
面是以趵突泉、黑虎泉等名泉為代表的泉水景
觀；兔子王背面繪有名泉古詩，最傳神的是，兔
子緊皺的眉頭被幻化成篆體的「泉」字，獨具匠
心之筆，使泉水的自然之美和玉兔的神奇之美相
得益彰，濃縮着濃烈的情感。
兒時遺失的「兔子王」再也找不到了，慶幸的
是，製作「兔子王」這門傳統手藝沒有消失，這
是失而復得的驚喜，是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可
是，中秋之夜，還有多少人設供祭月，想起「玉
兔噙藥餅下凡救人」的故事？吟誦「但願人長
久，千里共嬋娟」的時候，還有多少人能夠抬起
頭來仰望星空？這不僅關乎一個儀式，更多的是
追求心靈的寧靜和精神的安詳。在我們看不到的
地方，有一隻可愛的兔子，或搗藥或作揖，這將
成為永恆的回憶。

遺失的「兔子王」

百
家
廊

雪

櫻

暑
假
期
間
，
有
一
本
新
書

出
版
，
內
地
朋
友
看
到
新
聞

報
道
，
託
我
代
購
一
本
，
我

走
訪
幾
間
大
型
書
局
，
都
看

不
到
，
詢
問
了
店
員
，
他
們

都
上
網
查
過
，
說
沒
有
。
我
心

想
，
這
可
是
香
港
一
家
知
名
的
大

出
版
社
出
的
書
，
怎
麼
都
沒
有
發

行
到
大
書
店
？
這
些
書
店
裡
，
這

家
出
版
社
的
書
有
不
少
啊
。

於
是
我
到
樓
上
書
店
去
找
，
結

果
一
樣
失
望
。
我
上
網
找
到
這
家

出
版
社
，
裡
面
有
讀
者
查
詢
的
電

郵
，
便
去
電
郵
請
教
，
結
果
是
石

沉
大
海
。

我
想
，
只
有
一
個
原
因
，
因
為

這
家
出
版
社
有
出
教
科
書
，
而
大

型
書
店
暑
假
期
間
都
以
賣
教
科
書

為
主
，
所
以
沒
有
時
間
兼
顧
單
一

而
不
是
教
科
書
，
更
不
是
暢
銷
書

的
學
術
著
作
了
。

於
是
我
想
到
，
很
多
書
，
就
算

出
版
了
，
也
是
寂
寞
地
躺
在
不
知

何
處
。
真
的
，
新
書
，
幾
乎
每
天

都
在
出
版
，
但
書
店
的
空
間
，
永

遠
都
是
那
麼
大
，
怎
能
容
納
所
有
？
就
算
是

暢
銷
書
，
也
只
能
在
書
店
裡
擺
在
明
顯
地
方

一
時
而
已
，
當
不
再
暢
銷
時
，
就
只
能
寂
寞

地
被
回
收
到
倉
庫
裡
去
，
長
久
寂
寞
地
擺
在

一
角
。

這
是
書
的
命
運
，
注
定
是
寂
寞
的
。
只

是
，
有
些
書
比
較
更
長
久
地
寂
寞
罷
了
。
就

算
學
生
天
天
上
課
要
用
到
的
書
，
也
只
是
在

一
年
中
或
者
一
個
學
期
裡
被
翻
閱
而
已
，
然

後
就
變
成
永
久
的
寂
寞
，
可
能
變
成
廢
紙
被

消
滅
成
灰
燼
了
。

怪
不
得
有
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家

說
，
作
品
都
是
寂
寞
的
，
寫
時
人
寂
寞
，
出

版
了
書
寂
寞
，
只
有
當
讀
者
在
翻
開
那
本

書
，
才
賦
予
了
該
書
的
生
命
。
而
那
生
命
，

也
是
寂
寞
的
。
因
為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作

品
，
很
多
人
都
是
基
於
盛
名
而
購
買
，
翻
了

幾
頁
讀
不
下
去
就
擱
置
起
來
，
不
會
再
翻

動
。書

，
是
不
是
注
定
了
永
恆
的
寂
寞
？

書，注定要寂寞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濟南「兔子王」。 網上圖片


